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佳作引路

飞 鱼

　　海面上微微卷起波浪，左右摇晃着，鱼儿们就在这摇篮中沉沉睡去。

　　鱼儿在大海中是自由的。上下翻滚，左右游动，与自已的伙伴们一起玩儿一起闹，玩累了大海替它擦去汗珠，拥它入怀，给予它凉爽和快活。可鱼儿却不愿，它怕被朋友嘲笑依赖母亲，一把推开海妈妈，抖抖身上的水珠，又去找朋友们玩去了，它没有看见自已的背影下是海妈妈的泪水。

　　鱼儿渴望自由，它觉得是大海禁锢了它的行动，可自已还没长大，不能独自出去看看。鱼儿讨厌极了海妈妈，每次与朋友在一起玩得开心时，都会看到海妈妈躲在角落看着自己，朋友们总说鱼儿是长不大的孩子，做什么事都要妈妈跟着。鱼儿讨厌这样的嘲笑也讨厌自己的妈妈。它总怪自已的妈妈没有给自己一个美好的童年，总让自己做自己不喜欢的事。小鱼儿总是在被窝里偷偷地哭，海妈妈也总在小心得落泪

　　终于有一天，鱼儿决定出去了，那是它与海妈妈大吵一架后冒出的想法。鱼儿径直向海面游去，那是它一直梦想着和向往着的地方，现在终于到达了。它高兴地雀跃着，向海面飞奔着游去。鱼儿浮出水面，狠狠地呼吸了这新鲜空气，它觉得这种感觉真好，没有母亲的管束。于是鱼儿纵身一跃，跳上海岸，在岸上的浅水洼间跳来跳去，鱼儿觉得很快活。

　　但是渐渐地，天暗了下来，鱼儿觉得呼吸困难了。水洼中的水越来越少，它开始怀念妈妈的怀抱了，鱼儿想起海妈妈的好，小声地抽泣起来。这时鱼儿听见了妈妈的呼唤，在喊着它的名字，潮水一遍遍地涌上来，又退回去，一次比一次高。鱼儿尽力地蹦起，想让妈妈看见自己，它知道自己错了。海妈妈一眼看见了自己的孩子，她用自己全身的气力卷起了一个巨型的浪头，滚向了岸上，打起朵朵浪花，抱起了在岸上那等待自己的孩子。

鱼儿再与海妈妈再也不分开了，它的梦想不再是做一次飞鱼。

美文欣赏

煤桶骑士

卡夫卡

　　煤全用完了，桶里空空如也，铲子毫无用处，炉子呼吸着寒冷，房间里满是寒气。窗前的树木僵在霜冻中，天空像一面银盾，挡住向它求救的人。我一定得有煤，我不能冻死。我后面是冰冷无情的炉子，前面是同样冰冷无情的天空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我必须在它们之间快速地骑着煤桶跑，在中间地带找煤炭行老板帮忙。对我一般的求助他已经无动于衷了，我必须向他证明，我连一粒煤炭也没有了，因而他对我而言就如同苍穹下的太阳；我到那儿的时候，必须像个行将饿死在大户人家门槛上的乞丐，喉头喘着气，使得他家的厨娘肯把最后一点咖啡渣灌进他的嘴里，煤炭行老板也定会这样忿忿然，但在“你不可杀人”这戒律的光芒下，给我的桶铲上满满一铲煤。

　　这事结果如何就看我的升天之行了，因此我骑着煤桶去。作为煤桶骑士，我的手抓住桶把手这最简陋的辔具，很困难地转着下楼梯，到了底下，我的桶就升起来了，真是壮丽无比。趴在地上的骆驼，在主人的棍棒下战栗着站起来的样子，也没有如此壮观。它不慌不忙快步走过冰冻的巷子，我常被托到二楼那么高，从未降到大门那么低。到了煤炭行的地窖窟窿前我就飘得出奇的高，在这地窖里，他正蹲伏在小桌前书写着，屋里过热，他开着门好让热气散掉。

　　“煤店老板！”我用被寒冷掏空了的声音叫他，哈出的气包围着我。“老板，请给我一点煤。我的煤桶整个儿空了，我都可以骑它了。行行好吧，我一有钱立刻就还你。”

　　煤炭商把手搁到耳朵上，“我没听错吧?”他回头顺过肩膀问他的妻子，她坐在炉旁的长凳上织毛衣。“我没听错吧?有顾客。”

　　“我什么也没听见，”他的妻子说。她很舒服地背靠炉火，安安静静地打着毛线活。

　　“对呀，”我喊道，“是我呀，一个衷心的老顾客，十分衷心，只不过目前不名一文。”

　　“老婆，”，煤炭商说，“是的，是有人，我不至于错的那么离谱的，一定是个老顾客，非常老的顾客，他知道用话打动我的心。”

　　“你是怎么了?老公，”妻子说，她停了一会儿，把毛线活儿搂在胸前，“没有人来，巷子是空的，我们所有的顾客都备好煤了，我们大可关门几天休息休息。”

　　“可我是在这儿的呀，我坐在桶上，”我喊道，寒气把我弄得泪眼模糊，“请往上看看，你们立刻就会发现我的，我想求你们给我一铲煤，如果肯给两铲，那我可就喜出望外了。所有其他顾客都已有煤了。啊！如果能听到煤噼噼啪啪倒入桶的声音该有多好啊!”

　　“我就来，”煤炭商说着就抬起他那短短的腿要上地窖楼梯，可是他的妻子已经到了他身旁，拉住她的手臂说：“你留在这儿，如果你要固执到底，那我就上去。自己想想，你昨晚咳得多厉害。可是，为了一笔生意，即使是一笔想象的生意，你就忘记老婆孩子，连自己的肺也不顾。我去。”“那你就把我们有些什么存货都告诉他，我在底下把价格喊给你听。”“行。”妻子说着就上到巷子里来。她自然一下就看到我了。“煤炭嫂，”我喊道，“致以忠诚的问候，就一铲煤，直接装进这桶里，我自己送回家去，一铲最次的煤，钱我自然会照数全付的，只不过不能立刻付，不能立刻。”这两句“不能立刻”是什么样的钟声啊，和近处教堂传来的晚钟声搅在一起又是多么扰人心绪啊！
　　“他要的是什么啊?”煤炭商喊着问，“没要什么，”妇人喊着回答，“根本没人，我看不到什么，听不到什么，只不过是响了六点钟，我们可以关门了。天冷得要死，明天我们肯定事情少不了。”

　　她看不到什么，听不到什么，然而，她还是解下围裙，想用它把我赶走，要命的是她如愿了。我的煤桶具有良好坐骑的一切长处。只是它没有抵抗力，它太轻了，被一条女人的围裙一赶，它就站不住脚了。

　　“你这恶毒的女人，”当她一边转身回店，一边不屑而又满意地向空中挥打着时，我对她喊道，“你这恶毒的女人！我请求你给一铲最次的煤，而你就是不给我。”就此我升入冰山之域，永远消失于其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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